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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二十余年来，对 “元分析”意义上的社会理论的祛魅正在成为当代西方社会学知识生产的一个显

著趋势，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 “预言”的终结，即对以 “时代预言论”为特征的社会理论写作范式的批判

和疏离。“预言”的终结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频繁定义新纪元的理论 “翻新”给人带来的审美疲劳之感；

对 “预言”将过去与当下截然分开的二元论和目的论倾向的反思。但是，“预言”的终结也伴随着总体视野的

式微和历史意识的弱化，由此带来一系列非预期后果，包括研究尺度的 “盆景化”、认识论的 “当下主义”以

及问题意识的 “去结构化”。这也体现了社会学家的 “职业退守”困境。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需要以西方为

镜鉴，超越而非尾随，进取而非退守，以总体视野和历史意识观照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从而建构中国自身的社

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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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一篇二十多年前的檄文

２０００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两位学者彼得·阿贝尔 （Ｐｅｔｅｒ Ａｂｅｌｌ）和黛安·雷尼耶 （Ｄｉａｎｅ
Ｒｅｙｎｉｅｒｓ）在老牌学术期刊 《英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论社会理论的倒掉》（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的评论文章。从标题就可以看出，这是一篇言辞颇为激烈的 “檄文”。① 这篇檄文讨伐的对

象，则是西班牙裔著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 （Ｍａｎｕｅｌ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于 １９９６ 年出版的名著 《网络社会的崛

起》。② 卡斯特通常被认为是研究网络社会的最重要社会理论家之一， 《网络社会的崛起》则是其代表

作———信息时代三部曲的第一部。正是在这本书中，卡斯特宣告了一个以全球化和信息化为基础的新社会

形态——— “网络社会”的到来。但是，在阿贝尔和雷尼耶看来，卡斯特的这本书却是一本彻头彻尾的失败

之书，甚至还代表了在他们心目中 “社会理论在智识上已经破产”的一个典型案例。

阿贝尔和雷尼耶对卡斯特的指责主要包括以下几点：文风非常随意和散文化，与现代社会科学所要求

的精确严谨相差甚远；对重要概念 （例如 “网络”）缺乏清晰定义，但又大量炮制新名词 （例如 “无时

间之时间”）；很多段落要么毫无意义无法理解，要么就可以有多种解释因而容易引起歧义；书中大部分

文字是多余的，其实质内容完全可以用很小的篇幅就说清楚。同时，他们认为卡斯特对经验资料的使用也

非常有选择性，甚至刻意忽略了那些不支持其结论的数据或前人研究。在他们心目中，卡斯特这本书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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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代表了社会理论著述的典型文字风格。两位作者称之为一种 “刻意的蒙昧主义”（ｗｉｌｆｕｌ ｏｂｓｃｕｒａｎｔｉｓｍ）。①

他们甚至给出了这样的酷评：“卡斯特书中的任何章节都不会轻易出现在任何一本符合严肃评审标准的社

会科学期刊上。”② 此外，他们还指出，尽管该书讨论的对象是网络社会，但是卡斯特却似乎对相关技术

文献并不了解，这也代表了社会理论的另一个典型特点：文艺范十足，但却 “对任何相关的、以技术为基

础的社会科学一无所知”③。

两位作者还特别强调，卡斯特的辩护者可能会说，社会理论的范式本身就是多元的，卡斯特这本书只

是没有秉承批评者心目中那个社会理论的理想范式而已。在阿贝尔和雷尼耶看来，这种拿研究范式的多元

主义来做 “挡箭牌”的辩护逻辑是不成立的，因为即便存在各种各样的研究范式，不同的范式之间固然可

以美美与共，但是它们仍然需要共享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学术共同体对于现代学术的基础共识。而卡斯

特的写作在他们看来显然已然背离了这个共识。

但是，两位作者又指出，即便如此，卡斯特的理论仍然对很多人———包括但不限于社会学同行———有

着巨大的吸引力，甚至具有很强的传播效果。对于社会学内部的受众来说，卡斯特 （也包括其他社会理论

家）特别容易吸引那些年轻学生以及一些没有一技之长的学者，他们 “前赴后继”地加入到这个事业中

来，以一种艺术范的框架来构建社会理论，就此而言社会理论研究的欣欣向荣不过是一种自我扩张和内部

循环，“导致了一种自我维持的次优平衡”。在他们看来，卡斯特 “范”的社会理论 “对一代又一代的学

生产生了可悲的影响，让他们浪费时间在巨量的繁文缛言中辗转跋涉”。④ 对于社会学外部的普通受众来

说，他们之所以被吸引，则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理论作品提供了一些看上去十分抓人的 “预言性词汇”，既

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又能让外行人不用任何困难就能够借此卖弄和吸引眼球。

阿贝尔和雷尼耶在彼时已经是颇为资深的学者，并非初出茅庐的后生小子要靠挑战卡斯特这样的学术

明星来博取关注。但是，这篇书评与学术批评常见的 “文明礼貌”或节制矜持截然不同，可以说敌意十

足，而且这种毫不掩饰的敌意并不仅仅针对卡斯特一人，而是指向了整体意义上的社会理论研究。

因此，在这里，之所以要重新捡起这段二十余年前的公案，并不是因为我们关心卡斯特个人的著作到

底是否如两位作者所批评的那样不堪———对此卡斯特已经在次年发表于同一杂志的回应文章中做出了同样

毫不客气的反击：一方面，他通过列举若干具体实例来表明这些批评大多是断章取义、自相矛盾，甚至包

含了人身攻击，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即便他个人的研究确如两位作者所指控的是失败的，也不能代表所有

的当代社会理论都应当受到谴责。卡斯特进一步指出，对于阿贝尔和雷尼耶来说，“他们的全部目的似乎

就是要通过一个他们特别不喜欢的个案来摧毁当前社会理论的整体事业”⑤。正如卡斯特所言，阿贝尔和雷

尼耶的批评的确以一种较为极端的方式昭示了一股趋势，且这个趋势在今天可能比二十多年前更加明显：

那就是在西方社会学界，对卡斯特所代表的——— （用卡斯特自己的话来说）“元分析”（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意
义上的社会理论写作———的祛魅、失望乃至否弃，正在暗流涌动。所谓 “元分析”，是指 “将大量社会科

学证据整合到一个相对连贯的解释体系中，支撑一系列分析性命题”⑥，从而在宏观层面上揭示甚至预测

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世界性变迁的整体过程和趋势。虽然社会学直到今天在总体意义上仍然

是一门看重 “理论化”甚至可以说是理论驱动 （ｔｈｅｏｒｙｄｒｉｖｅｎ）的学科⑦，但是却已经在不知不觉间与这种

特定的社会理论生产与写作样式拉开了距离。

二、“预言”的终结

阿贝尔和雷尼耶对卡斯特的批评，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社会学家 Ｃ 赖特·米尔斯早在 ２０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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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年代对当时的社会理论巨擘，以 “无可救药的理论家”自称的塔尔科特·帕森斯的批判。任何一个读

过米尔斯的名著 《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读者应该都对这一批评不会感到陌生。其批评的激烈程度，以及一

些具体的批评面向，都与四十余年后阿贝尔和雷尼耶对卡斯特的批评如出一辙。

例如，与阿贝尔和雷尼耶对卡斯特冗长散漫的行文风格的指责一样，米尔斯认为帕森斯的代表作 《社

会系统》“只有 ５０％的陈词冗调；４０％是众所周知的教科书式社会学……剩下的 １０％可能有意识形态的用
途”①，他甚至提出如果他来改写的话至少可以节约 ４００ 页的篇幅 （全书总共 ５５５ 页）；与阿贝尔和雷尼耶
对卡斯特炮制大量华而不实的新概念的指责一样，米尔斯也认为帕森斯在 《社会系统》中搭建了一个由各

种抽象概念组合拆解相互嵌套而成的概念王国；与阿贝尔和雷尼耶对卡斯特虽然写 “网络社会”但却不了

解关于 “网络”的硬知识一样，米尔斯也批评帕森斯虽然试图构造一个关于现代社会的系统理论，但这个

系统理论却不接地气，无法落实到具体的社会现实层面。

但是，阿贝尔和雷尼耶对卡斯特的批评，与米尔斯对帕森斯的批评，仍然存在一个根本的区别。米尔

斯其实仍然站在社会理论的内部，他所批判的不是社会理论研究本身，而是帕森斯的系统理论的抽象化、

形式化取向———按照米尔斯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宏大理论 “沉溺于句法，却无视语义”。② 句法是形式，

语义则是实质性的经验内容。米尔斯指出，“这种宏大理论的所谓系统性，就在于它撇开了任何具体经验

问题的方式”③。而米尔斯自己关于美国社会的三部曲 《权力新贵：美国的劳工领袖》《白领：美国的中产

阶级》 《权力精英》，则揭示了 １９４０ 年代以来美国从 “公众社会”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到大众社会 （ｍａｓ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的转型，这本身仍然可以被视为一种具有 “实质性”的社会理论研究，而不仅仅是狭义的劳工研

究、白领研究或精英研究。④ 但是，阿贝尔和雷尼耶对卡斯特的批评，却是完全站在社会理论的外部发起

挑战，他们并非批评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的论述过于抽象或缺乏经验性，而是批评其关于时代变迁的实质

判断本身是不扎实、缺乏实证根基和花哨的。在他们眼里，卡斯特和他的理论家同行们 “将注意力集中在

重新命名复杂的趋势，而不是阐明潜在的因果机制”，事实上，“社会理论家倾向于避免对经验的复杂性进

行详细分析”。⑤ 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理论所给出的变迁预言，不过只是一堆吸引眼

球的新词汇。而且这种类似某种新纪元即将到来的泛泛而谈，正是他们认为当代社会理论的一个典型特

征，在今天社会学已经充分实证化的背景下，是大而无当的，是学科进化过程中需要被舍弃的剩余物。如

此看来，即便是米尔斯活到今天，他关于 “大众社会”到来的预言，也会被阿贝尔和雷尼耶视为空谈

阔论。

因此，阿贝尔和雷尼耶所谓的社会理论的 “倒掉”（ｆａｉｌｕｒｅ），归根到底，其实是指社会理论固有的用
宏大叙事来勾勒时代变迁、以富有冲击力的标签式概念来划分新纪元的内在冲动的失败。例如贝克的 “风

险社会”、贝尔的 “后工业社会”、鲍德里亚的 “消费社会”、鲍曼的 “流动现代性”……这个名单可以一

直往下罗列，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当代重要的社会理论家都有其关于新时代即将到来或已经到来的标识性

概念。

但是，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颇为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社会理论家在西方社会学的象征权力分配

中仍然占据着近乎笼罩性的地位，任何一部社会学史或社会学概论的基础教材几乎都是马克思、韦伯、涂

尔干、齐美尔、滕尼斯等经典社会理论家的 “点将录”或编年史，而像布迪厄、吉登斯、哈贝马斯、福

柯、埃利亚斯、鲍德里亚、鲍曼、卡斯特这些当代的 “大名头”社会理论家，则更是今天这个时代人人皆

知的公共学术明星，成为社会学在面对外界时的招牌式面孔。像 “风险社会”“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

“流动现代性”———当然也包括卡斯特的 “网络社会”———已经成为人们理解当代世界的一些基础图式，

至少是在讨论相关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时约定俗成的一些分析框架。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理论似乎并未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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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贝尔和雷尼耶在那篇檄文里所宣告的那样，应当破产或已经破产。

但是另一方面，在阿贝尔和雷尼耶发表那篇檄文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回头来看，我们会发现，

在新生代的西方社会学者中，的确已经很少有人用卡斯特那样的方式进行社会学的知识生产，尤其是推出

更新版本的 “时代预言论”。虽然年轻学子在刚开始接触社会学这门学科时很容易被这些社会理论家或复

杂广博无所不包或大开大阖汪洋恣肆的风格以及对于时代充满洞察力和穿透力的标识性概念所吸引，但是

一旦当他们进入到真实的职业生涯时，却几乎很少会选择成为与他们的前辈一样的人。与阿贝尔和雷尼耶

在当年的檄文中痛心疾首于一代代学生 “前赴后继”加入卡斯特 “范”的社会理论事业相比，如今，年

轻一代学者很少将自己定位成纯粹的社会理论研究者，而基本上都深耕于一两个社会学的专门领域，致力

于分支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证研究。“做理论”，尤其是那种以关于现代社会的结构性、体系性、综合性论述

为特征的 “大理论”，在今天不再是社会学家学术道路的主流选项。相反，局部领域、技术领域的中层理

论的推演、发明与验证才是当下社会学的理论工作的主流。今天可能已经很少有学者试图像过去的学科前

辈一样再次提出一个 “××时代”“××社会”“××现代性”正在到来的预言。虽然大多数人仍然会在自己的
研究中对以上提到的这些大名头社会理论家保持 “行礼如仪”般的礼节性引用，但却往往仅限于将他们宏

大的 “时代预言论”当作一个笼统的背景，更不会再有 “彼可取而代之矣”的创造野心或抱负。换句话

说，阿贝尔和雷尼耶所谓社会理论的 “倒掉”，本质上指的是以 “时代预言论”为特征的社会理论写作范

式的式微，或者说，“预言”的终结。

三、“预言”何以终结？

“预言”为什么会终结？一方面，这种频繁定义新纪元的理论 “翻新”的确会给人一种审美疲劳之

感，甚至让人觉得无所适从，有学者曾经对此抱怨过：“我们到底是生活在后现代性之中，还是生活在反

思现代性之中，抑或生活在第二现代性之中？我们到底是生活在风险社会之中，还是事件社会之中，抑或

信息社会、网络社会之中？又或者，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① 换句话说，如果时代的 “牌子”

真的这么轻易就被翻过去的话，那么，我们又何必如此匆忙地赶着做出下一个预言呢？法国社会学家布迪

厄就曾经告诫过他的社会学同行，历史不是概念或理论的历史，我们不能 “把概念当作历史行动的

主题”。②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理论家过于急切地希望给时代一个新的命名，可能只是出于 “影响的焦虑”心理

而进行的概念发明竞赛，为的是给对当代社会的分析打上一个与前人不同的、属于自己的原创性标记。马

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

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③ 这句话几乎被所有的社会理论

家引用过，但大多数人却或许下意识地并不将自己放在马克思所说的 “人们”之列，因为他们总是急于创

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另一方面，预言的背后往往带有某种二元论的取向，即将过去和当下 （以及当下将要通往的未来）截

然分开。史学家彼得·伯克曾经指出人们往往有一种 “时间上的偏狭主义”倾向，“即在我们的时代和整

个未加区分的过去之间做出简单的区分”。④ 事实上，这样的二元论取向的确曾经是 １９ 世纪中叶社会学在
诞生之初的一个突出特征。古典社会学家们有着强烈的断裂意识，面对现代性到来的古今之变，他们敏锐

地察觉到时代与人心的剧烈变动，于是，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 （梅因）、从军事社会到工业社会 （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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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 （滕尼斯）、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 （涂尔干），诸如此类一系列的传统 ｖｓ
现代二分法在古典社会学家的笔下应运而生。而且，在当时社会学初创、亟需建立学科合法性和学科身份

认同的背景下，这种关于新时代到来的预言恰恰体现了社会学作为一门因应新时代而生、以洞察和处理新

问题为己任的新学科之存在价值。经典社会学家们恰恰是通过这一系列二分法或时代预言将一直萦绕在世

人心头、但却始终找不到语言来表达的感受用最具张力同时却也最精准的方式表达出来，由此也确立和展

现了社会学这门新学科的问题域和独特之处。

鲍德里亚曾经说过，人们越是靠近断裂时刻或开端时刻，就越能看清楚事物本身。① 但是，为什么这

样的断裂意识，或者说历史意识，在今天的社会学写作中却反而面临着诸多犹疑或挑战呢？根本的问题在

于，我们到底要如何才能确定自己恰好处在断裂时刻？小说家伍尔夫可以在 《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中

断然宣称，在 １９１０年 １２月前后，人性改变了。② 但是，社会学家并不是伍尔夫。社会学家甚至也并非哈
利·波特，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站立的地方就一定是国王十字车站的 ９站台，呼啸而来的时代列车马上就
会将我们带去一个崭新的霍格沃茨世界呢？托克维尔在其名著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曾经敏锐地指出，即

便在法国大革命这样以彻底革除旧制度为己任的重大历史事变面前，时间也并不曾划开一道翻天覆地的分

水岭，反而，大革命前后的几代人在心性上是如此相似，以至于他们仿佛要跨过历史的鸿沟携起手来。③

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在反思传统 ｖｓ 现代二分法时也提到，古典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大多数关于现代性的
理论都将现代视为理性的，历史是一张从传统社会的原始蒙昧而来、通往祛魅世界的单程船票，但是，２０
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世界大战、大屠杀和种族灭绝事件，恰恰打破了这一现代性的想象。人们不能仅仅将这

些事件视为现代性的失范，相反，图腾、禁忌、圣俗之分这些原来被认为只适用于原始社会的认识论工具

仍然继续适用于现代社会，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必须被打破，人们才能真正认识现代意识的本质。④ 在这

个意义上，断裂或许并没有发生。

因此，如果说真的存在某种断裂时刻的话，我们看到的也是在社会学学科内部的断裂时刻：从古典社

会学传承而来的时间叙事的二分法或者说时代预言范式在今天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在今天的社会学家看

来，过于简化的时代二分法很有可能遮蔽掉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社会过程的丰富性和多义性被一种狭隘

的线性叙事所覆盖，而这种线性叙事总是以某个关于未来的目的论预言作为终点。在这种叙事当中，对当

下经验的细致入微的考察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将当下装进这个目的论 “套装”当中，无论其剪裁是否

合体。德国思想家克拉考尔曾经针对历史学做出这样的评论：“历史学家处理的单元越大，他面临的诱惑

越大，越容易陷入具有预言意味的有目的的历史建构之中。”⑤ 将克拉考尔这句话中的 “历史学家”换成

“社会学家”，或许依然成立。

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像阿贝尔和雷尼耶这样的批评者，才会对 “时代预言论”版本的社会理论怀

有如此之深的敌意。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在年轻世代、接受了越来越实证化的系统训练的社会学家的著述

中，这种版本的社会理论才会呈逐渐式微之势。

四、“预言”终结的非预期后果

对理论翻新的审美疲劳与对二元论 ／目的论的反思结合在一起，导致阿贝尔等人所批评的 “时代预言

论”版本的社会理论写作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中逐渐式微。但是，正如西谚 “将婴儿与洗澡水一

起倒掉”所形容的那样，“预言”的终结也伴随着内在于 “预言”写作的总体视野和历史意识被忽视和弱

１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让·鲍德里亚：《鲍德里亚访谈录：１９６８—２００８》，成家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 ７０页。
弗吉尼亚·伍尔夫：《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载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瞿世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２３年。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Ｃ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牞 Ｒｅ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牶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ｕｒ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牞  Ｔｈｅｓｉｓ Ｅｌｅｖｅｎ牞 牗 ３ 牘 牞
２０２１牞 ｐｐ １－１０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历史：终结之前的最终事》，杜玉生、卢华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 １１９页。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７卷 ０４ Ａｐｒ ２０２５

化，由此带来了一系列 “非预期后果”①，其中最为重要的包括：研究尺度的 “盆景化”、认识论的 “当下

主义”以及问题意识的 “去结构化”。

（一）研究尺度的 “盆景化”

阿贝尔和雷尼耶自己的研究专长主要在方法论领域，例如社会科学的模型建构、因果推断等。在这种

强调严谨的论证逻辑与技术程序的方法专家看来，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的宏大论述是四处漏风、缺乏坚实

可靠的经验根基的。在书评中，他们也非常明确地给出了这样的判断：“当卡斯特这类社会理论家试图把

一切整合在一起的时候，一切都分崩离析了。整体不如部分之和。”② 在他们看来，这种整合性的、无所不

包的 “元分析”本身是靠不住的。所有的社会研究工作首先应当是方法驱动的、由方法来给予合法性保障

的研究工作。换句话说，应该是谨慎的、有节制的 “实证经验主义”。

但是，这种小心翼翼的 “实证经验主义”实践起来，却往往会蜕变为研究尺度的 “盆景化”。这里

“尺度”（ｓｃａｌｅ），并非通常意义上的题材是否大胆或敏感意义上的 “尺度”，而是指在选择研究对象时的

视野和范围。所谓研究尺度的盆景化，则是指将研究视野局限在一个狭小、既定的局部范畴内，既无能力

也无魄力对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结构性力量和宏观过程进行讨论和把握。于是，研究者只能得到一个个

碎片化的、具体而微的经验研究，但却缺少了对当代社会的结构、形貌以及动力的整体性把握。这种小尺

度的研究，类似于小型盆景，被封闭在玻璃展示柜中，虽然精致，但却很难从中获得关于社会总体的知识

与理解。③ 而这样的理解，归根到底也应当是精神性的理解，是关于社会乃至文明的精神气质 （ｅｔｈｏｓ）及
其变迁的理解。但是在 “实证经验主义”的价值判断中，精神性的理解却是应当保持距离的 “软科学”，

不够 “硬核”。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理论家阿多诺在回顾其二战流亡美国期间在职业生涯上遭受的挫败时曾经说过，

“不管怎样对社会进行批评，不管怎样意识到经济诸因素的决定地位，但是对我来说，精神的绝对重要性

就如同神学教义，它从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④。而他在美国获得的教训是：这种不证自明并

非绝对有效。因为每当他试图对当代社会的精神气质给出判断时，他总是能够遇到这样的质疑：“证据在

哪里？”证据当然重要，但是过于拘泥于所谓的实证判断，则会导致 “世界观” （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在社会学中
的消失。在很多时候，我们从大量的实证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中其实是看不到社会学家自己的世界观的。我

们只知道他描述了一个现象，甚至总结了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联 （通常是在统计意义上），但是我们

并不知道他从这个现象中看到了什么，尤其是这个现象与他对世界、时代和人们生活本身的判断之间有什

么关系。

（二）认识论的 “当下主义”

前文已经讨论过，“时代预言论”往往会陷入目的论的历史建构中，“当下”的经验被剪裁进入目的

论 “套装”，而遑论这个套装是否妥帖合身。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今天的社会学就应当从历史叙事和时代

预言 （这两者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中彻底抽身，完全退回到当下呢？阿贝尔和雷尼耶对卡斯特的批评，最

大的风险其实恰恰在这里。

回到当下，仅就字面意义而言，是一个无比正当的主张。如果说回到当下意味着扎根于当代生活的经

验之中展开细致耐心的观察，对社会事实进行具体切实的分析，这自然是毫无争议的。但是，如果回到当

下变成了一种认识论上的 “当下主义”（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ｓｍ），甚至沦为一种目光短浅的经验主义，那么风险就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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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而来。问题在于，在今天的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中，可以看到很多更接近于后者的实践。

所谓认识论的 “当下主义”，按照英国社会学家英格利斯的讲法，即 “在特定的分析模式中不经意、

不明显地将当代的关切和倾向置于优先地位”。① 英格利斯指出，相比之下，历史意识，以及对长时段的历

史变迁的把握能力，除了在历史社会学这样一门社会学的分支领域之中仍然被强调之外，已经不再为大部

分社会学家所重视。② 循着英格利斯的讲法，我们当然需要承认，时代预言版本的社会理论尤其是其二元

论的预设的确有简化之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放弃对长期历史动力的复杂性与宏观结构变迁的把

握。回到当下，并不应该意味着将过去与未来全部抛在脑后。预言的终结，也并不应该意味着对社会演进

的动力机制的探寻的终结。

阿多诺在 《否定的辩证法》中曾经如此激烈和决绝地写道， “普遍历史根本没有从野蛮走向人道主

义，而只是从弹弓走向了百万吨级的核弹”③ ———这当然与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所

引发的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反思有关———而今天的社会学家已经过于小心翼翼以至于无法对时代的趋势和走

向做出总体判断，所谓的 “普遍历史”本身甚至成为需要被反思和怀疑的对象。对 “时代预言论”的拒

绝或否弃，如果建立在认识论的当下主义和经验研究的盆景化基础之上，那么，其最根本的悖论在于，将

当下 （或者任何一个时刻中的人或事）视为独立的 （因为只有当下是可以实证地把握和测量的）的研究

单位，就此，“普遍历史”所预设的时间的结构性和历史进程的连续性则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对

“时代预言论”的拒斥本身恰恰陷入一种非连续主义的历史观。而 “时代预言论”，看似强调古今之别，

但其实却并没有排斥历史的连续性观念，因为当下固然是古今之间的分水岭，但既然是分水岭，则其仍然

是在自古至今的时间脉络中延展开来的，是既有 “来龙”也有 “去脉”的，而并非简单截取和割裂出的

一个独立单位。

“当下主义”可能还会造成一个更加隐秘的后果，那就是对当下的绝对化和合法化。休厄尔曾提醒人

们，资本主义的长期维系 （尤其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一种特殊的时间感，即时间是无限的、渐进

的，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时代好像会无限延续下去。④ 这种时间感恰恰构成了 “当下主义”取向的社会学

研究的一个不被反思的潜在预设。阿多诺指出，“盛行的经验主义正在截断经验。将事实归结为事实，无

视其突出的历史性及其历史意义”，这样做的后果是 “事实被绝对化了，失去了它的起源，于是它就显得

是自然而然的东西，因而原则上是不可质疑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消除历史维度是一个重要的工具，

它可以使当前发生的任何事情合法化和合理化”。⑤ 换句话说，预言的终结不应当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以及

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学的探寻的终结。

（三）问题意识的 “去结构化”

“时代预言论”就其本质而言是对时代趋势及其背后的主导社会力量和机制的把握和判断。而所谓趋

势，一定是与总体社会结构的转型关联在一起的。米尔斯指出，社会学家 “往往试图聚焦于每一股只比其

现状稍稍超前一点点的趋势；更重要的是，我们试图同时观察全部趋势，视之为组成时代总体结构的变动

中的各个部分”。⑥ 因此，“元分析”以及 “预言”，内在就具有总体性的问题意识，是面向总体意义上的

社会历史结构来发问的。但是在元分析式微、预言被放逐的当代西方社会学中，流行的则是各种基于具体

情境和数据驱动的行为科学理论，各种基于文本、话语、身体分析的微观理论，各种基于性别、族群和地

域的身份政治理论，以及各种围绕情感、认同和意义建构的个体理论。对个体行为、微观情境、身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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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主体建构的讨论遮蔽了对社会历史结构的关切，这就导致了问题意识的 “去结构化”。

虽然社会学直到今天仍然是一门以社会结构为核心概念的学科，但在当下的实践中，趋向社会历史结

构的总体性问题意识则已经显得过于笨重、僵化、“大而无当”而被日渐疏远。而悖论在于，与过去的 ２０
世纪相比，２１世纪的头二十多年，恰恰是总体结构变动最为剧烈、甚至诸种不确定性也最为凸显的二十多
年。整个世界正在目睹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洗牌、战争风险的加大、民粹化趋势的扩张以及人工智能给经

济和社会秩序带来的种种挑战，但是，预言的终结，却导致了在社会历史结构发生最为剧烈变动的时代，

社会学家 “不仅不再尝试把握这种结构，甚至还不承认它们本体论上的现实性”。① 这种问题意识的 “去

结构化”也使得在很多人心目中，当代西方社会学在今天越来越失去其在政治上的相关性和智识上的吸

引力。

五、余论

美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曾讨论过社会学的 “职业退守”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ｅｒｅｓｓｉｏｎ）问题。所谓
“职业退守”，是指随着学科的进化，学科的从业者逐渐退守到固化的问题领域、方法工具和学科边界之

中，例如阿伯特就批评在美国社会学家 “退守到对数据进行方法上正确的分析，却把对当代美国社会生活

进行总体解释的任务交给了人文领域的教授们，尽管后者中很多人的经验知识在社会科学家看来相当

懵懂”。②

上文所讨论的 “预言”的终结所带来的一系列非预期后果，或者说当代西方社会学知识生产的诸种局

限，从根本上讲恰恰是社会学家 “职业退守”的一个表征。当社会学家不再对社会生活的总体趋势产生好

奇，不再对历史与结构的变迁脉络保持敏感，不再对我们所身处的大变局时代的动力机制维系关切，而是

自我淹没在细枝末节的狭小研究中，被专业化的条条框框所束缚却又宣称忠于日常生活经验和实证学术规

范本身，那么这样的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其实只是一种退化的、保守的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只是学院内

部的一种知识生产游戏。

如果走出学院的围墙，我们会发现，今天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遍地社会学家的

时代，调查记者、非虚构写作的写手，甚至短视频平台的内容生产者 （例如户外旅行博主、生活方式博

主、行业探秘博主）做的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社会研究，他们的工作为人们打开了社会世界的各个角落，使

人们对社会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在浮现的群体保持关切和好奇。那么，与这些 “业余社会学家”相

比，“职业退守”的社会学家们，其竞争力究竟在哪里呢？就像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家所拥有的，不就

是超越于个人困扰和局部情境之上的对于时代和结构变迁的想象力吗？不就是看到大图景 （ｂｉｇ ｐｉｃｔｕｒｅ）、
面向大议题 （ｂｉｇ ｉｓｓｕｅ）、发出大哉问 （ｇｒｅａ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的能力和勇气吗？“预言”的终结，或许也意味着
社会学想象力的受缚。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危机恰恰在这里，而并非像阿贝尔和雷尼耶所

批判的那样源自卡斯特 “范”的元分析和预言式写作。

当然，以上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的语境中展开的，如果以此来反观中国社会学的

知识生产的话，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历史缘起、定位与当代发展，以及中国社会

学人对社会学何以可能、何以可为的认识与想象，都与西方有着相当大的不同。这也造成了 “时代预言

论”范式的社会理论写作在中国并没有像在西方那样被彻底边缘化，而是面临着一个更加复杂的处境。

首先，中国社会学乃至广义上的社会科学本身就是在 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传统中国面临 “两千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断裂时刻舶来和发展起来，这种断裂感构成了中国早期社会学前辈在面对现代性时的基础

“感觉结构”。因此，“时代预言论”所内在的历史意识，恰恰是中国早期社会理论在发轫之初的一个鲜明

底色。无论是康有为在 《大同书》中借春秋三世说所预言的从 “据乱世”到 “升平世”再到 “太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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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进化路径①，还是梁启超在 《新中国未来记》以及一系列其他作品中对新国和新民的召唤与想象②，

抑或严复以赫胥黎 “天演论”为张本对帝制中国的传统循环史观的突破与再造③，恰恰都体现了这一点。

而到了 １９８０年代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新的断裂感与历史意识亦出现在新时期社会学人的研究中，
这主要体现在发展社会学作为一门重要的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引入和流行。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的 ２１ 世纪头
十年，出现了一系列带有 “时代预言论”色彩的重要著述，例如李培林对 “村落的终结”的田野研究④，

孙立平对 “断裂社会”的三部曲研究⑤，沈原对 “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再形成”的纲领性研究⑥，渠敬东

等人对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开创性研究⑦，等等。这些研究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甚至

分别在社区研究、转型研究、劳工研究、国家治理研究等具体研究领域起到了议题开创和范式引领的

作用。

但是，最近十年来，伴随着发展社会学在中文学界的逐渐式微，这种直面和叩问总体结构转型的社会

学研究已经不多见。虽然亦零星出现了一些明确宣告 “某某社会”正在来临的研究，例如王天夫提出

“焦虑社会”的来临、张兆曙提出 “平台社会”的来临、王水雄提出 “游戏化社会”的来临、文军提出

“个体化社会”的来临，这些研究分别从社会心态、技术变革、生活方式、社会联结与组织方式等维度揭

示和预言了社会变迁的某种趋势与方向。⑧ 但是，这样的研究往往是孤立出现的，且数量上并非太多，而

是太少，并没有形成培风积云的学术气候。对总体社会结构变迁趋势的观察和分析，在当下中国社会学的

知识生产中，其实并没有得到足够和充分的关注和重视。研究尺度的 “盆景化”以及问题意识的 “去结

构化”，在今天的中文学界亦不同程度地存在。

其次，在具体的社会研究和社会分析中，中国社会学其实有着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并没有为 “时

代预言论”所内在的二分法所束缚，去简单割裂过去与当下之间的关联。相反，中国社会学在传统上始终

重视和体认历史深处的内在连续性。或者说，将历史进程中的变与不变勾连起来，其实是中国早期社会理

论的一个重要特点。例如，在中国早期社会理论的代表性作品———费孝通的 《乡土中国》中，其实揭示的

就是历史的连续性，这尤其体现在费孝通关于 “中国基层社会的性质一直是乡土性的”这一判断中。再比

如，新时期社会理论的一个代表性文本，甘阳著名的 “通三统”之说其实强调的也是在 ２０ 世纪中国，儒
家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文明传统与市场自由传统之间的贯通⑨，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的进程、文明的基质

是一个层层累积的过程，而不是各个片段之间彼此彻底断裂的。中国社会学人在田野和经验研究中所着力

探寻的 “社会底蕴”，强调的亦是对历史变迁中的恒常与连续性的把握。瑏瑠

但是，这种重视历史与当下之间关联的优良传统，在当下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中，却也正在面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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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淡化的趋势。除了革命社会学、口述史研究和社会记忆研究等少数以历史本身为研究对象的例外领域①，

以历史作为分析视野、解释线索和意义框架的进路，在关于当代社会经验和社会事实的研究中，其实并不

多见。相反，历史逐渐退隐，成为当下的一个遥远而模糊的背景。认识论的 “当下主义”，也成为中国社

会学的知识生产需要直面和克服的局限。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与前文所讨论的当代西方社会学的困境相比，其实面临着一个更

加复杂也更具张力的处境。但无论如何，作为 “后发”的中国社会学，并不必然意味对西方的模仿和

“尾随”。相反，我们要做的恰恰是以西方社会学的当代困境为镜鉴，在深刻体认自身的社会历史和文明脉

络的基础之上，做出深深扎根于中国自身的民情与经验的社会研究和社会理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

产，需要超越而非尾随，进取而非退守，一方面警惕和克服研究尺度的 “盆景化”、认识论的 “当下主

义”以及问题意识的 “去结构化”，另一方面更要以总体视野和历史意识来观照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与经验实践，从而建构属于中国自身的、自觉且自主的社会理论。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２２ＸＮＬＧ０９）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朱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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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周晓虹、田毅鹏主编：《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
史———为工业中国而斗争：鞍山钢铁公司口述实录 （１９４８—２０２０）》，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４ 年；胡洁、周晓虹主编：《集体
记忆与多维叙事：比较视野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３ 年；刘亚秋：《被束缚的过去：记忆伦理中的个人与
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


